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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张　 斌　 杨　 文

摘　 要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主要是指中国人立足中国实际自主建设的具有原创性、确定性、系统性的档

案学认识和经验系统。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不仅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而且是

继承、反思、创新中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的必由之路。 从中国档案学史来看,自档案学创立,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发

展,基于自发性研究、计划性研究、组织性研究,历经肇始、形成发展、自主建构三个阶段,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叙事传统。 面对新征程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务与挑战,亟需观照时

代发展,形成自主建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坚持以我为主,形成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的建构之路;扎根中国大

地,努力构建原创性的档案学概念和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档案学知识创新;彰显中国之理,

解决国际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共性问题。 参考文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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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mainly
 

refers
 

to
 

the
 

original definitive
 

and
 

systematic
 

system
 

archival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built
 

by
 

Chinese
 

people
 

independently
 

based
 

on
 

Chinese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sper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a
 

necessary
 

way
 

to
 

inherit reflect
 

on and
 

innovate
 

the
 

ideas
 

and
 

theorie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since
 

the
 

archival
 

science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narrative
 

tradition
 

based
 

on
 

spontaneous
 

research planned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initi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nearly
 

a
 

century
 

ago.
 

1 
 

The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egan
 

to
 

be
 

constructed
 

along
 

with
 

the
 

beginning
 

of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ing
 

the
 

archival
 

scienc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became
 

an
 

important
 

task an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what why
 

and
 

how
 

archives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work archival
 

education
 

and
 

archival
 

career
 

were
 

respectively
 

established forming
 

an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with
 

empirical
 

science
 

as
 

its
 

main
 

feature.
 

2 
 

After
 

1978 archival
 

science
 

has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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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d
 

from
 

empirical
 

science
 

to
 

theoretical
 

science developed
 

into
 

a
 

group
 

structural
 

science
 

with
 

a
 

series
 

of
 

sub-
disciplines established

 

a
 

discipline
 

system
 

and
 

knowledge
 

system
 

with
 

theoretical
 

archival
 

science applied
 

archival
 

science
 

and
 

technical
 

archival
 

science
 

as
 

the
 

main
 

subjects.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meets
 

the
 

needs
 

of
 

Chinese
 

archival
 

practice concer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from
 

singularity
 

and
 

fragmentation
 

to
 

systematization
 

and
 

scale.
 

3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achieved
 

consensus
 

at
 

both
 

the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levels the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and
 

its
 

narrative
 

system
 

refle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olutions
 

and
 

Chinese
 

wisdom
 

have
 

been
 

established
 

at
 

the
 

core.
Faced

 

with
 

the
 

task
 

and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t
 

is
 

urgent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orm
 

a
 

consciousness
 

of
 

constructing
 

an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dependently adhere
 

to
 

the
 

self-centered
 

approach form
 

an
 

independent
 

and
 

open
 

construction
 

path take
 

root
 

in
 

Chinese
 

soil strive
 

to
 

establish
 

original
 

archiv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solve
 

Chinese
 

problems promote
 

people-centered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manifest
 

Chinese
 

reasoning.
 

We
 

will
 

also
 

address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international
 

archival
 

research.
 

50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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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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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0　 引言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 2016 年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之后,进一步对繁荣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提出的重大任务,
深刻揭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

基础与核心支撑。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的启航,着力提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责

任、构建意识和构建能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创新,从而更好地服

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仅是时代的

召唤,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纵观历史,古今中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跃进和人类文明的每一

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新理念、新思想、新认识、
新战略、新技术等因素的推动与影响,都在很大

程度上受益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念变革、知识

更新、思想先导。
中国档案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

要代表学科,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至今,经
过近百年的探索、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

档案学的重镇,在国际档案界独树一帜并具有重

要影响力。 作为一门生长于中国大地并倾力服

务国家治理的学科,中国档案学服务和支持的是

一项全面践行存史资政育人使命的利国利民、惠
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中国档案事业,与国

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民族复兴等密切相

关。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高档案

学知识生产的主动性、自主性、本土化,进一步创

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知识、理论、
方法,提升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地位和社会美誉

度,不仅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重要任务,而且是推动中国档案学实现继承、反
思、创新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赋予中国档案学人的崇高使命。
从学界既有研究成果来看,中国自主的档

042



张　 斌　 杨　 文: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ZHANG

 

Bin
 

&
 

YANG
 

Wen: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Archiv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2023 年 3 月　 March,2023

案学知识体系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对这一

问题的探讨研究伴随着中国档案学整个建设和

发展过程。 在微观层面,主要以近现代档案学

词源考证[1] 和来源考察[2] 为起点,较为系统地

探讨我国档案学[3] 、历史档案学[4] 、文献编纂

学[5] 、科技档案管理学[6] 、档案保护技术学[7,8]

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建设过程与理论发

展,并基于信息技术发展、数字人文研究、新文

科建设、国家战略布局等探讨档案学分支学科

及其相关理论的建构,如数字记忆[9] 、计算档案

学[10] 、档案学交叉学科[11,12] 、档案学科发展前

景[13,14] 等。 在宏观层面,从 20 世纪 50 年代新

中国档案学科创建起,以吴宝康为代表的学者

就提出了档案学建设话题[15] ,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逐渐系统性延伸到探讨学科体系和学

术体系建设问题[16] ,如冯子直[17] 、王德俊[18] 等

专门撰文呼吁要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

案学体系,最终形成了由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

学、技术档案学构成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同时形

成了由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构成的档案学理论

体系[19] ,并初步探讨了中国档案学在学术研究

层面所形成的人文、管理、技术取向[20] ,以及档

案学理论“中国特色” 为何和何为[21] 等问题。
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之后,学界

围绕党和国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决策部署,专题研究档案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论题,聚焦打造新时代中国档

案学派[22] 和提升档案学学科竞争力[23] ,较为全

面地探讨了中国档案学发展脉络[24] 、中国特色

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

建[25] ,并重点对档案学学术体系[26] 、学科体

系[27] 、话语体系[28,29] 的建构方法与路径进行了

研究,初步建立了档案学“三大体系”的概念和

理论框架。 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档案学的逻辑

起点、学科使命、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

等进行了基本梳理,体现了我国档案学界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责任与担当,为建构中

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文献基础和理

论积淀。 然而,既有成果距建构中国自主的档

案学知识体系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缺少对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专题研究,
尚未直接回答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

研究和探索的空间。

1　 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的历史机遇

1. 1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内涵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首先需

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 作为一个新概念,学
界对此尚处于研究讨论之中。 在 2022 年教育部

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上,
冯惠玲教授在致辞中提出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

体系“是以中国档案学者、档案工作者为主体建

构的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档案知识体系” [30] 。 该

论述从建构主体、建构目的等层面对中国档案

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解释。 事实上,从中国

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概念的结构来看,它是

一个包含了中国、档案学、自主的、知识、知识体

系等子概念的复合概念。 其中,“中国”强调知

识的生产主体与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 “档案

学”是一门定义清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界已形

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 “自主的”旨在强调中

国人对于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性、主动

性、民族性、本土化、原创性等。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

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

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31] 。 该论述表

明“自主的”必须包括“中国的” “中国实际” “主

体性” “自主性” “原创的” 等要素。 关于 “ 知

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指人们在解释和改造

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确定性、系统性、完
整性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32] ,是一个随着人类

认识的深入而处于动态变化、不断发展、不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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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概念[33] 。 关于“知识体系”,《管理科学技

术名词》(第一版)将其定义为“描述特定专业知

识总和的概括性术语”。 基于以上概述,所谓中

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主要是指中国人立足

中国实际自主建设的具有原创性、确定性、系统

性的中国档案学认识和经验系统,这些认识和

经验集中地表现为中国档案学的概念、观点、思
想、理论、方法、工具、经验等,涵盖了中国档案

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1. 2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迎来机遇

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对建设、发展、繁荣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进,为
当前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时

代需求和历史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繁荣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成

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为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营造了良好的

政策和环境氛围。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

会科学”;2017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创

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21 年 3 月,《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 提出“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

程”;2022 年 4 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

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努力

建设学科布局优、学术根基牢、科研水平高、服
务能力强、国际影响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

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 年 5 月,中央宣

传部和教育部印发的《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
民之问、时代之问;2022 年 9 月 29 日,教育部启

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

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围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如此高强度和高密度的

决策部署,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目的、思想、方法、路径、价值等作出了

重要规定,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

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发展方向。 在党和国家大力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中国档案学亟需

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加快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彰显中华民

族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思想伟力,在延展学科范式、创新学科方

法、生产新思想新理论、增强学术影响力等方面

积极作为,这不仅是中国档案学人义不容辞的

光荣使命,而且应该成为新征程上中国档案学

人的学术自觉。

1. 3　 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正当其时

马克思指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

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 [34] 在党对档案工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档

案事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自

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也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 2020 年 6 月 20 日,我国新修订的《档案法》
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

立法目标,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 2021 年 6 月 9 日,中办和国办

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迫切要求创新档案工

作理念、方法、模式,加快全面数字转型和智能

升级,提出要依托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筹建若

干个档案事业发展战略智库,并推动档案学科

建设。 2021 年 7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

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

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

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

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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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民群众。”这些政策文件和批示精神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

和意义、形势和任务、范畴与内容,迫切要求档

案学研究必须观照时代变化,直面中国问题,聚
焦未来发展,深入研究思考档案工作的改革和

突破空间,探索新征程档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在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研

究,在服务中国档案事业建设中实现知识体系

建构。 与此同时,一级学科名称的变化也为档

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带来变化,2022 年 9 月

14 日教育部公开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

目录(2022 年)》显示,管理学下设的“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 一级学科已更名为“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更名打通了文献、数据、大数据、档案、
信息、知识等概念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一级学科

和二级学科的学科内涵,为档案学知识体系创

新提供了条件。

2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与自
主建构

2. 1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肇始

古今中外知识生产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

知识体系的萌生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和社会条件。 现代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是伴随

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起步而

开始建构的,主要随着当时公文制度改革和机

关档案室工作的发展而逐步建立[29] ,形成了档

案学十三本旧著等研究成果,而以文华图专、私
立中国函授档案学校等为代表的档案教育机构

的成立和以《史料旬刊》 《文献丛编》 《行政效

率》《文献特刊》等为代表的研究刊物的创办,进
一步对档案学知识的生产、交流、传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档案学科并

进行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学界的重要工作。 1952
年中央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学专业,为
中国档案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托。 以吴宝

康为代表的档案学人在苏联专家援助的基础

上,通过合理吸收民国时期积累的档案学知识,
并结合对中国档案实践的观察、认识、学习、创
新,破除了“档案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 “档案学

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科目” “档案学是一门辅助

科目”等争议,推动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

科学。 1956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

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列入其中[35] 。 1957 年,吴宝康撰文指

出,我国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方面存在机械

搬用的教条主义,没有从实际出发,并呼吁接受

教训,避免其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36] 。
基于此,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为代表的

档案学界肩负使命,团结全国档案界,结合中国

实际,并主要围绕档案的本质、作用和档案工作

的起源,以及档案管理的模式与方法、档案人才

培养、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

案馆工作的关系、档案学与档案事业的关系等

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围绕档案的逻辑起

点与概念界定、档案工作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
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档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

养、档案学史与中外档案事业史、档案工作与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档案馆(室)的性质与任

务、文书档案管理、历史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

理等主题,围绕档案、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教

育、档案事业等概念,分别回答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办等问题,建立了以经验科学为主要特征

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2. 2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

1978 年以后,中国档案学在国家的支持下

有计划地从经验科学走向理论科学。 1978 年,
吴宝康受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主持档案学

科学规划,国家档案局为此成立档案学规划小

组起草《档案学八年(1978—1985 年)规划的初

步设想》(草稿)。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 1981—
1985)》提出要加强档案学研究,为档案学建设

提供了政策支持。 从 1983 年国家档案局印发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〇年档案事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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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历次发布的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均对档案

学研究作出规定,为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建

构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受党和国家政策的鼓舞,更加自主和自觉

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成为中国档案学

人的普遍追求。 正如吴宝康在 1986 年所说:
“以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发

展,必将成为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的总特

点。” [37] 经过档案界的集体努力,我国档案学在

1989 年就已发展成为具有系列分支学科的群体

结构性的科学,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

学学科体系[38] 。 从 1978 年起,设置档案学专业

的高等教育院校逐渐增多,档案学高等教育院

校实现了从一到多的飞跃性变化,档案学学科

体系建设也日益丰富;中国档案学会及各专业

委员会、全国各地各行业档案学会和各高校档

案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档案学研究平台日益丰

富;中国档案学界开始参与国际档案活动,并在

1997 年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国

际档案舞台上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中国档案

学者在国际档案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广泛参

与国际档案学研究和交流活动,积极贡献中国

智慧;中国学者自主撰写和编写的一系列教材

与著作,如《档案学概论》 《中国档案事业史》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科技档案管理学》
《文件运动规律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

分册》《档案学辞典》 《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
《档案价值论》 《档案文化论》 《电子文件管理国

家战略》陆续出版,中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研究

取得了重要进展,档案学创新实现了空前的

繁荣。
随着国家对学科的调整与优化,档案学从

历史学科门类跨入到管理学门类,涌现出了一

系列涵盖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史学、应用理

论、应用技术、交叉和边缘性研究的学术成果,
并逐步建立了以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档案

管理技术为主体的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形成

了更加契合中国档案实践需要和关切时代发展

变化的档案学知识。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主要围绕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价值与作用、
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

论、科技档案管理、专门档案管理、文件与档案

管理一体化、档案开放、档案保护与管理、档案

馆建设、档案事业发展、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和档

案法规政策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以档案管理为

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二是主要围绕档案信

息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信息化建设、电子文件

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等领域,形成了以档案信

息管理理论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三是围

绕档案学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教材建设、学科

性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与评价等

问题,形成了以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建

设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在此阶段,中国

档案学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学教育和研

究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实现了

档案学知识体系从单一性和零散化向系统化和

规模化的转变。

2. 3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建设发展进入

快车道,中国档案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在理念和

行动层面都取得了共识,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

方案、中国智慧为核心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

叙事系统得以建立并逐渐丰富。 第一,不断壮

大的档案学学术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档案学自主

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主体和力量源泉。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教育的高

校有 35 所,开设硕士教育的高校有 32 所,开设

博士教育的高校有 20 所(含挂靠其他学位点招

生);有 15 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被办学所在地

认定为省级重点学科或省级优势学科,19 所高

校的档案学专业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档案学教师人数较 2013 年增加 113 人[39] 。
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档案学知识体系建

构提供了人才、资源和科研支撑。 据统计,“十

一五”“十二五” “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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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 档案学项目依次为 50 项、 95 项、 113
项[40] ,这些科研项目在档案学知识生产中发挥

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二,学科交叉和交叉学

科成为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新特点和新趋

势。 随着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需要和数字

时代的到来与影响,一级学科由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使得档案学科口

径大幅扩展,档案学不仅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交叉日益明显,而且出现了几乎与所有哲学社

会科学的交叉与渗透现象,档案与人文、管理、
技术的融合交叉进一步加强,不仅催生了数字

档案馆、智慧档案馆、计算档案学、档案数据、档
案文献遗产保护、红色档案保护与开发等新的

研究方向,而且促进了档案学与数字人文的嵌

合,从而孕育出新的学科方向。 以上这些变化

为档案学知识的生产、丰富与传播提供了重要

支撑。 第三,以数智融合为特点的档案学知识

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随着档案学、档案事业、数
字时代的互动与影响,我国不仅建立了以纸质

档案管理为核心的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和

档案管理方法体系,而且还直面中国问题、紧跟

世界前沿、聚焦未来发展,积极对接国家数字化

转型升级,丰富和发展了以电子文件为核心的

新型档案学理论体系和档案管理体系———电子

文件管理理论体系、档案数据治理理论体系。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档案的概念边

界和实务边界不断被突破,档案学观念、思想、
理论、方法不断创新,中国档案学界坚持立足档

案事业发展实践,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着档案

学科,开辟出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档案学研究议

题和领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的素材。

3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
务与挑战

3. 1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务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凝练总结中国

文明演进、发展成就与经验,破解中国乃至世界

问题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

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41]

基于此,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任

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从档案学视角回

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要从中国正在经历宏大而独特的实践探索与创

新发展中总结中国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在加速演进的现实中提出中国方案,在坚持

和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与行动中展示中国思

想,在中国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机遇中贡

献中国智慧,把档案学同“四问”相结合,探索档

案学在其中的贡献。 第二,用理论总结和阐释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发展道路与

世界意义。 中国有自己的档案历史、档案传统、
档案文化、档案经验、档案思想,档案学必须有

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中国的现实,关注世

界的现实,把中国档案事业长期以来在建设和

发展中形成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

本方向、坚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目

标、坚持开放共享与服务发展的明确定位、坚持

创新驱动与包容发展的建设路径等,用理论总

结好,并面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推广,因为“中

国档案知识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国档案问

题,也有其普适性和示范性” [30] 。 第三,打造体

现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术体系。 以档案、档案

工作、档案现象、档案文化为研究对象,建立起

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档案

学思想体系,提出能够观照中国与观照时代的

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基础理论,建立起能够融

通中外特点和需求的档案学研究方法、工具和

理论框架,围绕档案工作难题提出彰显中国之

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原创性档案学方法、
思想、知识、理论、模式等。 第四,建立一套能够

揭示和解释档案现象的科学严谨的知识体系和

逻辑体系。 系统研究和阐释档案学的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基础术语、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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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律、学术评价等,据此能够对中国档案学

的发展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判断。
第五,提升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档

案学的发展与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档

案学知识体系建设发展的规律与需求,亟需关

注和研究反映中外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共同点与

利益交汇点,通过主持和主导国内外重要档案

活动,形成体现中国特点和国际需求的具有公

共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为解决国际档案界所面

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3. 2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挑战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是一项复

杂且紧迫的系统工程,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对我国档案事

业发展的解读、阐释、总结亟待加强。 我国档案

管理历史悠久,从上古结绳记事至今已历经数

千年,尤其是自文字产生以来,随着甲骨、金石、
简牍、缣帛、纸张、胶片、电子等不同材质和样式

的档案载体的发展,以及象形文、甲骨文、金文、
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形体和写法的记录,档
案承载着中国古代文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以来,档案工作紧紧

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探索管理方法

和创新,建立了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档案

管理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余年,中国独

立自主地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事业

体系,在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确立了“坚持中国

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原则,把档案事业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管理体系层面,
建立了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治档框架,全面推

进档案工作“四个体系”建设;在档案信息化建

设方面,档案工作实现了从基础设施信息化到

档案工作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跨越,通过省级及

以上档案主管部门认证的数字档案馆达 307
个[42] ,创新性地探索了跨地域、跨部门的档案共

享平台建设;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建立了符

合中国国情的全世界规模最大和体系最完备的

档案学高等教育体系,开创构建了与中国档案

实践相结合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并
几乎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二级学科交叉融合

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交叉学科。 然而,从中

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设现状来看,许多具有中国

特色的优秀档案学思想和成果还没有得到有效

挖掘和阐释宣传,目前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对中国

档案实践的解读还远远不够,对当今世界和中国

档案工作发生的深刻变革尚未形成广为接受的

理论解释,用西方档案理论解释中国档案实践的

情况依然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我国自身

的档案学理论传统和档案学学术话语特色与优

势,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档案知识体系的认识普

遍存在“剪刀差”。 在此背景下,中国档案学需要

从知识体系建构层面进行一次全面、深刻、系统

的反思,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好发展好

中国特色档案学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大而不强,档案

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原创性、系统性亟待提

升。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

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及时跟

进实践发展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新方

案,理论就显得苍白无力。 从中国档案学知识

体系建设现状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档案学界

过去过分推崇引入外国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来解

释和研究中国档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对本土档案学理论的建构、研究、总结、培育、推
广,导致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档案学理

论难以产出;另一方面,我国是档案学理论研究

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研究团队,积累了全

世界最丰富的档案学研究成果,但是由中国学

者自主提出并在国际档案界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较为欠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并且已经开启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档案事业也进入了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

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 [31] 。 在此背景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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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对象、边界、知识结构较以前发生了巨

大变化,档案工作的对象、环境、内容也随之变

化,国家对档案学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进入改

革与调整优化期,社会对档案人才的需求和学

生对专业与知识的期待更加趋于多元,这意味

着时代赋予了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更大的成长

空间。

4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策
略与路径

4. 1　 观照时代发展,形成自主建构档案学知识

体系的自觉

人类知识体系的每一次变迁或转型,都与

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变化相交

织[43] 。 知识的形成受惠且受制于其身处的社会

条件与历史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最根本的动力来自时

代发展的需要。 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
维护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从纵向

和横向全面审视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各国的发

展样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有反映该时期

社会特征和国情特征的一套知识体系,尤其是

在反映时代精神文明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
一特征就更为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

最有发言权。” [31] 立足时代发展需要,解读中国

档案实践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责任,国外理论从

产生起就没有考虑中国档案实践,因此也解释

不了全部的“中国故事”。 尽管“世界通用的档

案理论有用,外国经验也有用,但是不够用,有
的不适用,我们需要从中国档案实际出发,建构

适用于中国需要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30] 。 为

此,亟需观照时代发展,形成自主建构档案学知

识体系的自觉。 具体而言,一是积极主动向国

际社会阐释中国档案实践的历史、传统和成就,
在深挖历史与文化基因方面绵绵用力,关注档

案资源内容及其特殊价值,加快建立和丰富能

够充分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的档

案学知识体系,倾心倾力总结和解读好数千年

来中国档案工作积淀的厚重历史、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档案工作的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档案学

研究的历史、七十多年来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

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档案工作的丰富实践、深
刻变革和创新探索,阐明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要用中国体系化的档案学知识和

话语讲清楚中国档案学和档案事业巨大成就背

后所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优势,以及对世界档案事业所作出的重

大贡献,力求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建立中国档案实践全景式、全局性的立体化形

象。 二是把握好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大发展机

遇。 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面向未来的国

家战略布局和时代需求,明确档案学在中国式

现代化中的定位与作用;围绕建构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目标与方向,立足档案事业高质量

发展和创新发展现实需要,重视一级学科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后档案学

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聚焦档案学学科体系与

分支学科建设质量和内涵提升;强化档案学专

业高校及其研究人员在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中

的主体地位与责任,瞄准档案学领域在科技、人
才、创新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和重大问题,坚持争

取与档案学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资源配置;增强

“学科危机”意识,尤其是在数字时代要勇于和

善于“从鲜活的信息化实践和多样化场景中获

取学科提升的原动力,从邻近学科和飞速发展

的现代科技中汲取新的知识和能量” [44] ,主动

适应数字强国战略,服务国家、社会、人民需要,
进入与数字战略“共振” “共进”的新阶段;同时

加强与之配套的教材建设,超越以西方知识体

系为主的学科范式,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档

案学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

4. 2　 坚持以我为主,形成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

的建构之路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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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迫切需要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
坚持以我为主来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

系,并非全盘拒绝外来知识,而是要更好地兼顾

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在既有知识体系的基础

上更多从中国的需求出发实现中国档案学知识

体系守正拓新和继往开来,并由此提升中国档

案学知识体系的影响力。 档案学知识体系是知

识领域的结构化经验和知识集合,在发展的过

程中遵循着知识体系生产与创新的演进逻辑,
并且具有继承与发展、借鉴与超越的演进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

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

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

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31] 作为

揭示学科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知识系统,
档案学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概念、思想、理念、原
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方法、工具等,
是档案学科根深叶茂和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档案学科发展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学研究范式的走向。 西

方优秀的档案学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当

然不乏借鉴意义,并在过去对中国档案学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借鉴需要的是双

向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必须

处理好坚持自我和学习外来的关系。 从国家建

设和学科成长的长远目标来看,中国档案学知

识体系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在根本上还是要

坚持以我为主,立足中国需要构建我们自己的

档案学理论,最终形成能够服务人类社会发展

的档案学理论。 第一,要通过对中国档案学进

行学术归纳和学理阐释,不断增强中国档案学

的学术原创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

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

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

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31]

具体而言,就是要阐释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

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具体

内容是什么,其中有哪些是中国原创性贡献和

独创性贡献;总结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和

方法,避免一旦离开西方学术理论和研究范式

就难以顺利开展学术研究的窘境。 第二,要重

视和发挥档案学人在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

主体性地位和主动性作用。 经过多年发展,中
国档案事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

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

要立足中国和观照国际,坚持从新的实践出发,
全面深入地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解决好

当下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如

今,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在档案学

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大

而化之易和具体而微难的尴尬,迫切需要档案

界大功细作,重视和发挥好中国档案学人从事

理论研究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深刻把握

时代的变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新月异的世

界,既要从学术体系规划层面加强宏观设计,又
要从概念、范畴、术语及具体议题设置等微观层

面入手,持之以恒推进学术创新,“揭示一条规

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

是创新, 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

新。” [31] 要根据当前新征程的时代条件,增强档

案学知识体系的时代适应性和外部适切性,用
中国理论对档案现象作出符合新时代新征程特

征的科学剖析与解答。 具体而言,面对中国档

案学知识体系正在随着档案实践的丰富而表现

出理论丛生的现状,以及各种概念、理念、知识

层出不穷的趋势,迫切需要中国档案界更新观

念,厘清新概念和新理论,对蓬勃发展的中国档

案学作出有力的阐释。

4. 3　 扎根中国大地,努力建构原创性的档案学

概念和理论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有

其独特性。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加之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造
就了契合我国实际的学术思想、观点、理论。 这

种中国特色在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层面的根本

要求和显著特征,就是中国档案学研究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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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过去近百年沉淀的档案学知识的基础上,
不断丰富档案学知识体系,通过其彰显中国之

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从当前国际社会的发

展变化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科学

合理的话语概念、知识体系和叙事逻辑,那么在

国际上就有很大可能丧失话语权,反过来就必

定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习近平总书

记 201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曾
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世上有两种力量:利
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可见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事实上,构成思想的

最小单元是概念,概念代表着思想的方向和价

值。 打造标识性的原创概念就是要运用新方法

新范式,研究如何从中国悠久的档案传统中进

行现代化转化,尤其是从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

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历史与实

践中提炼具有标识性、原创性、时代性的关键概

念、核心命题。 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一种思

想、理论、知识和学说从创立、发展到传播应用,
总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知识形态来塑造和表达出

来[45] ,中国档案学知识体系建设经过长期的探

索与积累,伴随着学科体系的建设走过了话语

创建、话语独立、话语自强、话语自信等发展阶

段[29] ,已具备中国档案概念建设的正确认识和

成熟心态。
过去近百年的档案学研究历史深刻表明,

中国档案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档

案学概念、观点、思想、理论、知识,构筑了中国

档案学的理论大厦根基,为全世界档案学发展

贡献了重要力量。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档案学

专业在职教师队伍数量约为 414 人[39] ,这些教

师构成了打造中国档案学概念的核心力量,同
时有效发挥中国档案学会与各委员会,以及各

高校研究机构的组织优势、平台优势、体制优

势,激活中国档案界本体性和主体性意识,团结

学界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利于中国档案概念从

“概念嫁接”“概念移植”走向“概念生产” “概念

传播”。 以此为基础,中国档案概念和理论的形

成路径,可从两个方面考量。 第一,立足传统,

从悠久的中国档案工作实践历史中、从凝结前

辈学术思想与创新精神的学术经典中,总结提

炼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过的、具有独创性和标

识性的概念与话语,以及跨越时空贯通历史沉

淀下来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我国档案事业的未

来发展和重大档案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原创性研究成果提供的新理论、新思路

和新方案。 为此,亟需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

现状和档案事业发展态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知识体系建构,用中国档案

学理论解释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用中国档案工

作实践深化中国档案学理论,增强档案学知识

的内容之实和体系之实,贡献能够经得起时间

和实践检验的档案学方法、思想、知识、理论、模
式,助力实现中国档案学知识由“他塑”走向“自

塑”。 第二,需要立足当下,依托国家重大战略

和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的规模巨大且内容丰富

的档案工作实践,重点加强战略性、前瞻性、基
础性理论研究规划与实践,主动对中国丰富的

档案实践现状作出理论性的、科学的解释和说

明。 可以通过档案研究者与档案管理者的对

话、中国档案学者与外国档案学者的对话,将中

国经验上升为系统的档案学概念体系和知识范

式,全力以赴推出在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上能

够真正代表中国和观照时代的档案学概念,并
重视和解决好这些档案学概念、理论在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的适用性问题,为更好地

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实体档案保护、文献遗产

保护与开发、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档案与记忆、
档案数据治理、档案共享利用等难题给出中国

方案,由此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

力转化为知识优势。

4. 4　 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档案

学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 无论哪一个国

家哪一种档案学理论,都离不开实践所提供的

现实问题、经验土壤和思想空间。 中国档案学

知识体系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在解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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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问题的学术创造中生成的,是在服务人民群

众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时代课题和人民需要

就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

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

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 [46] 新征程国家治

理和档案工作的丰富实践构成了档案学理论研

究的“源头活水”,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必然大

有可为。 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规模不断扩

大、水平不断提升的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形成

了档案学理论深入参与档案实践和支持档案实

践的研究传统。 如今,在面对建设规模巨大、发
展样态丰富、实践问题丛生、创新潜力旺盛的中

国档案实践,面对形形色色的档案现象,必须通

过科学研究准确回答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使我国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

得到理论上的反映,使档案工作中的大量实际

问题得到理论上的解释” [47] 。
基于此,第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中国

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研究对象是中国

样本,中国国情和中国档案工作现实问题构成

中国档案学术理论最深厚的基础、最充分的根

据。 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发
扬深入调查研究精神,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档

案事业发展历史、现实和需求出发,充分认识和

把握档案事业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动态;立足于

变化着的档案实践,面对新征程对档案工作提

出的各种问题,要善于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论

断,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理论从档案实践

中来和到档案实践中去的原则,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使理论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有
用、能用、管用,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充分体现现代化学科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第

二,要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
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脱离了

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
影响力、生命力。” [31] 为此,档案学人必须要多

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将自身的研究行为真正深

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围绕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

生活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要新要求,关注人

民群众的档案记忆保存和档案利用需求,瞄准

民生服务、诚信社会、乡村振兴、公共安全、科教

文卫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加强

与之相关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
用理论解决关乎人民群众生活的“真问题” “新

问题”“大问题”,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讲

清说深谈透,把人民创造的经验总结提炼升华,
围绕人民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

4. 5　 彰显中国之理,解决国际档案学研究面临

的共性问题

面对技术发展和时代变迁对档案学的挑

战,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知识体系能够独善其

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

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

案,中国不能缺席。” [48] 彰显中国之理,在解决

国际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共性问题中建构中国档

案学知识体系,意味着将中国档案学知识传播

于社会之中以确立其社会地位。 复旦大学中国

研究院张维为通过对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实地

考察和亲身参与大量国际传播实践,印证了中

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有效传播产生较强

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49] 。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

门揭示中国档案现象与档案规律的哲学社会科

学,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建构中国

档案学知识体系必须要做到开眼看世界,兼顾

和处理好档案学话语的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

际、网上与网下、大众与小众等关系,要随着新

时代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环境的变

化,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知识体系。
基于此,第一,综合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

研究档案学知识生成特点和档案学话语的传播

规律,通过设立海外中国档案学术研究中心、加
强中外档案智库交流、牵头组织跨国研究项目

等,驰而不息着力打造代表中国立场并易于为

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

述,并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翻译

和宣传中国的优秀档案学成果和理论” [28]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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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的困境。 第二,
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提出的档案

学理论和实践课题,善于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出发,研究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

同档案学课题,如档案数据治理、文件档案管理

的数字转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电子文件长期

保存、数字记忆、档案与数字人文等,提升档案

学理论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档案学规模庞大,
所呈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

点,解答这些档案课题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解
码这些问题的档案学理论创造必定也会成为世

界级的成果,对推动国际档案学研究具有积极

意义。 第三,以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加快

构建能够互证互识和共存共生的中国档案学叙

事体系。 具体而言,就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原

则,围绕档案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主

导和参与开展各种形式的档案工作研讨会、学术

交流活动和国际项目合作等,综合运用语言、文
字、图像、音乐等多模态话语建构高质量的叙事

模式[50] ,让档案学知识体系及其表述方式接地

气、有创见、可融通,同时通过主动设置话语议题

和深度提供话语内容,将中国档案实践及其问题

作为支撑中国档案学知识生产和话语生长的现

实基础,将中国档案智慧和方案作为彰显中国档

案学知识自信的核心范畴,真正推动中国档案学

知识体系及其影响力实现从弱到强的转变。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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